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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台
傳
來
一
把
非
常
清
脆
的
聲

音
，
歌
曲
是
由
詩
人
歌
手L

.
C
ohen

原
唱
的
︽
哈
利
路
亞
︾，
而

唱
歌
的
是
添
．
百
克
利
的
兒
子
謝

夫
︵Jeff

B
uckley

︶。
被
歌
聲
吸

引
，
回
家
翻
查
這
位
年
輕
歌
手
的
資

料
，
讓
我
認
識
了
一
對
父
與
子
的
悲
劇

故
事
。
說
是
悲
劇
，
跟
父
親
與
兒
子
同

樣
英
年
早
逝
攸
關
，
但
同
時
也
是
因
為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

父
親
添
是
上
世
紀
七
○
年
代
名
盛
一

時
的
歌
手
，
他
的
聲
音
曾
被
讚
譽
為
近

乎
樂
器
的
完
美
；
糅
合
了
爵
士
、
騷
靈

和
前
衛
音
樂
的
風
格
，
他
也
擅
長
民
歌

搖
滾
並
彈
得
一
手
上
佳
的
十
二
弦
結

他
。
添
少
年
時
代
對
音
樂
此
志
不
渝
，

但
中
學
的
戀
愛
及
一
場
誤
以
為
懷
孕
的

消
息
使
他
早
婚
並
難
以
適
應
婚
姻
的
生
活
，
直
至

妻
子
真
的
懷
孕
以
後
便
結
束
了
家
庭
生
活
而
遠
走

他
方
，
由
加
州
到
了
紐
約
發
展
。
當
他
在
歌
唱
事

業
走
紅
的
廿
八
歲
︵
一
九
七
五
︶，
因
酒
精
和
吸
食

了
朋
友
遞
給
他
的
過
量
海
洛
英
，
暴
斃
家
中
。

添
在
兒
子
謝
夫
八
歲
的
時
候
跟
他
見
過
一
次

面
，
關
係
不
可
以
更
疏
離
了
，
但
兒
子
長
得
跟
他

幾
乎
一
模
一
樣
，
英
俊
且
是
個
百
分
百
的
音
樂

癡
、
歌
手
及
結
他
手
。
謝
夫
出
了
一
隻
大
碟

︽G
race

︾，
才
華
洋
溢
。
他
表
現
謙
遜
投
入
，
跟
他

父
親
同
樣
擁
有
自
己
的
樂
隊
及
四
處
演
唱
，
人
們

從
他
的
風
格
中
可
隱
隱
感
受
到
他
對
父
親
的
愛
慕

及
因
被
離
棄
的
複
雜
情
感
。
謝
夫
沒
有
酗
酒
或
吸

食
海
洛
英
，
但
不
減
他
的
任
性
不
羈
。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一
天
他
在
田
納
西
州
的
孟
菲
斯
市
等
待
他
的

樂
隊
的
時
候
興
致
突
發
，
和
衣
跳
到
河
裡
游
泳
。

他
的
隊
員
轉
身
再
見
不
到
他
，
四
天
後
他
浮
屍
河

面
，
活
過
的
日
子
比
父
親
多
兩
歲
。
二
○
○
八

年
，
謝
夫
的
一
曲
︽
哈
利
路
亞
︾
竟
又
名
登iT

une

榜
首
，
被
下
載
十
七
萬
八
千
次
，
成
就
相
等
於
父

親
。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父與子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鍾
國
強
的
散
文
隨
筆
集
叫
做
︽
記
憶
有
樹
︾，

那
記
憶
，
那
樹
，
不
光
光
是
隱
喻
，
倒
一
直
在
提

醒
讀
者
如
我
，
只
有
暫
時
忘
掉
一
切
藝
術
手
法
的

﹁
生
疏
化
﹂
︵e

stra
n
g
e

︶
或
﹁
奇
異
化
﹂

︵ostranenie

︶，
忘
掉
一
切
語
言
表
述
的
﹁
去
熟
悉

化
﹂
或
﹁
陌
生
化
﹂︵defam

iliarize

︶，
才
可
以
讓
長
期

昏
睡
的
、
垂
死
的
詞
語
在
時
間
和
記
憶
中
漸
漸
甦
醒
過

來
，
悻
悻
然
靜
待
復
活
的
契
機
。

沒
事
，
這
裡
無
意
誇
誇
其
談
什
麼
文
學
理
論
，
只
是

想
說
，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V

ictor
Shklovsky

︶
約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完
成
︽
散
文
理
論
︾︵T

heory
of
Prose

︶，

倒
數
十
年
，
即
一
九
一
四
年
，
已
然
著
有
另
一
部
重
要

的
書
：
︽
詞
語
的
復
活
︾︵T
he

R
esurrection

of
the

W
ord

︶。

要
是
重
新
思
量
一
段
從
詩
到
散
文
的
旅
程
，
必
須
從

頭
記
住
兩
個
字
：fossilisation

，
那
是
化
石
形
成
的
過

程
，
亦
即
詞
語
死
亡
的
過
程
；epith

et

，
別
稱
、
綽

號
、
外
號
，
那
是
一
個
暫
時
性
的
新
鮮
名
稱
，
那
是
為

詞
語
重
新
命
名
，
讓
它
得
以
更
新
的
方
法
。

什
克
洛
夫
斯
基
發
現
，
詞
語
一
如
所
有
事
物
，
被
感
受
一
萬
次

之
後
，
所
有
感
受
便
會
漸
漸
變
成
無
意
識
的
﹁
自
動
化
﹂，
漸
成

fossilisation

；
那
是
說
，
事
物
也
許
變
了
，
但
感
受
卻
絲
毫
沒
變
。

詞
語
或
事
物
的epithet

不
能
令
語
言
藝
術
改
變
什
麼
，
它
只
是
詩

化
的
過
程
︵
而
不
是
詩
︶，
只
是
躲
匿
於
靜
好
的
或
沉
悶
的
時
光

之
隙
，
﹁
讓
藝
術
感
受
瀕
死
的
喻
象
煥
然
一
新
﹂。

詞
語
用
得
日
久
而
出
現fossilisation

，
更
換epithet

而
漸
漸
熟
悉

化—
—

這
是
一
切
書
寫
周
而
復
始
的
生
死
歷
程
，
也
許
只
有
不
斷

忘
掉
詞
語
曩
昔
的
美
好
，
不
斷
將
詞
語
重
新
拼
貼
與
重
新
混
合
，

讓
詞
語
在
﹁
文
本
﹂
的
﹁
編
織
﹂
歷
程
中
死
去
活
來
，
才
可
以
讓

瀕
危
的
散
文
︵
或
文
章
︶
悻
悻
然
交
織
㠥
文
學
的
想
像
︵
及
其
記

憶
︶—

—

記
憶
有
樹
，
因
為
生
命
有
樹
，
其
如
無
樹
：
﹁
書
有

言
，
樹
無
言
，
老
父
無
言
。
而
透
過
有
言
之
詩
的
細
密
交
織
，
我

們
讀
到
幽
微
之
處
恆
常
有
光
影
與
人
心
的
波
動
。
﹂

是
故
，
凝
佇
在
籬
笆
上
的
蜻
蜓
︵
乃
至
止
水
倒
影
中
的
一
隻
原

色
的
十
架
，
重
讀
楊
牧
的
光
色
與
心
神
︶，
老
房
子
的
木
樓
梯
，

生
長
的
墳
墓
，
給
主
人
遺
忘
在
舊
書
架
裡
的
書
︵
書
者
，
樹

也
︶，
儼
然
就
是
樹
與
記
憶
的epithet

：
﹁
那
是
一
種
懸
，
一
種

念
。
就
停
在
那
裡
最
好
。
﹂﹁
而
那
，
是
要
穿
透
多
少
年
月
的
一

種
懸
，
一
種
念
？
是
以
若
可
選
擇
，
我
寧
可
把
拇
食
二
指
繼
續
凝

在
那
兒
，
距
離
冷
然
緘
默
的
她
，
約
莫
半
指
節
光
景
。
﹂

請
聽
聽
木
樓
梯
的
聲
音
：
﹁
樓
梯
咯
吱
咯
吱
在
響
，
遠
處
小
貓

幽
幽
在
叫
。
回
頭
關
顧
，
背
後
迂
迴
晦
暗
的
所
在
，
隱
約
看
見
挺

直
腰
板
的
太
婆
婆
，
剎
那
間
差
點
看
成
是
木
樓
梯
的
一
部
分
。
﹂

﹁
光
影
晃
動
，
終
於
隨
雨
聲
完
全
靜
止
。
微
明
中
只
見
玻
璃
門
關

剩
半
指
，
再
仔
細
觀
察
，
發
現
我
們
其
中
一
張
塵
封
的
臉
上
拖
㠥

兩
行
淡
淡
的
指
痕—

—

﹂

那
懸
，
那
念
，
那
響
，
那
叫
，
那
光
影
，
那
指
痕
，
都
是
樹
的

epithet

，
也
是
記
憶
的epithet

，
日
常
生
活
由
是
交
織
於
文
學
話

語
，
詞
語
由
是
因
記
憶
的
﹁
編
織
﹂
而
得
以
復
活
，
不
宜
將
之
簡

稱
為
﹁
詩
人
的
散
文
﹂。

詞語的復活
葉　輝

琴台
客聚

北
京
因
為
人
口
膨
脹
，
堵
車
被
視
為
全
國
﹁
首

堵
﹂，
加
上
空
氣
污
染
，
最
近
又
蒙
受
水
災
之

害
。
所
以
有
些
專
家
，
議
論
中
國
應
否
遷
都
。

北
京
是
個
古
都
，
建
都
已
有
好
幾
個
世
紀
，
今

天
形
成
的
首
都
格
局
，
要
加
搬
遷
，
談
何
容
易
。

有
的
﹁
專
家
﹂，
甚
至
建
議
搬
去
湖
北
的
一
個
小
城
。

重
建
首
都
，
更
可
說
是
天
方
夜
譚
。

世
界
上
當
然
有
不
少
遷
都
先
例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
巴
西
將
首
都
由
里
約
熱
內
盧
搬
至
巴
西
利
亞
。
巴

基
斯
坦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把
首
都
從
卡
拉
哥
搬
至

伊
斯
蘭
堡
。
緬
甸
也
一
度
有
把
首
都
遷
離
仰
光
之
議
，

但
並
未
成
事
。
以
中
國
之
大
，
人
們
思
想
又
較
為
保

守
，
遷
都
之
說
，
實
不
宜
提
出
。

但
人
們
應
該
知
道
，
世
界
上
還
有
另
一
種
首
都
模

式
。
其
中
，
南
非
有
三
個
﹁
首
都
﹂
：
政
治
首
都
是
比

勒
陀
尼
亞
，
立
法
首
都
是
開
普
敦
，
司
法
首
都
是
布
隆

方
丹
。
而
荷
蘭
呢
，
名
義
上
的
首
都
是
阿
姆
斯
特
丹
，

但
政
府
所
在
地
卻
在
海
牙
。

我
倒
覺
得
把
政
治
、
文
化
、
經
濟
等
中
心
全
集
中
在

首
都
，
是
造
成
擁
擠
和
堵
車
的
原
因
。

我
的
建
議
如
下
：

北
京
與
天
津
近
在
咫
尺
，
現
在
更
有
京
津
高
鐵
相

連
，
半
小
時
左
右
可
達
。
何
不
把
一
部
分
政
府
機
關
、

經
濟
機
構
外
遷
至
天
津
？
把
北
京
維
持
為
一
個
重
要
政

府
機
構
和
文
化
教
育
部
門
等
的
中
心
。

比
如
說
，
中
央
主
要
的
二
十
七
個
部
門
，
把
外
交

部
、
國
防
部
、
發
改
委
、
教
育
部
、
公
安
部
、
國
家

安
全
部
、
監
察
部
、
民
政
部
、
司
法
部
、
財
政
部
、

文
化
部
等
留
在
北
京
，
其
餘
如
交
通
部
、
鐵
道
部
、

水
利
部
、
農
業
部
、
科
技
部
、
工
業
和
信
息
化
部
以

及
人
民
銀
行
等
，
可
以
搬
去
天
津
。
也
就
是
說
，
把

經
濟
部
門
搬
出
北
京
，
減
少
京
城
的
壓
力
。
形
式
上

也
不
必
提
出
遷
都
或
兩
個
首
都
之
說
，
或
可
以
說
是

把
北
京
和
天
津
聯
成
一
線
，
這
樣
子
國
民
較
易
接

受
。京

津
沿
線
，
也
可
發
展
若
干
小
城
市
，
容
納
一
些
政

府
機
關
，
相
信
北
京
和
天
津
往
來
，
比
北
京
市
內
堵
車

要
快
。

遷都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又
到
人
大
會
議
，
有
人
鼓
吹
要
取
消
一
胎
政
策
，
因
為
中

國
的
老
年
人
口
逐
漸
增
多
，
將
來
納
稅
的
人
會
減
少
，
勞
動

力
不
足
，
影
響
中
國
的
高
速
成
長
。
這
種
觀
點
，
和
現
在
的

天
人
合
一
，
人
和
自
然
建
立
和
諧
關
係
，
追
求
可
持
續
的
發

展
是
相
違
背
的
。
這
種
論
點
的
盲
區
，
就
是
沒
有
看
到
中
國

人
口
受
到
淡
水
資
源
的
制
約
，
未
來
的
日
子
，
中
國
會
繼
續
受
到

旱
災
的
襲
擊
，
糧
食
出
現
問
題
。
最
近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牛
肉
價
格

大
幅
度
上
升
，
正
正
是
一
個
糧
食
危
機
的
徵
兆
。

國
家
的
經
濟
實
力
發
展
了
，
人
民
的
食
物
結
構
也
追
求
高
質

化
，
吃
牛
肉
的
需
求
大
大
增
加
，
生
產
一
斤
牛
肉
，
就
需
要
消
耗

七
斤
的
糧
食
，
中
國
經
濟
越
來
越
發
展
，
糧
食
短
缺
的
危
機
就
越

大
。
有
人
說
，
將
來
可
以
發
明
高
產
水
稻
和
玉
米
，
就
可
以
解
決

糧
食
問
題
。
他
們
從
來
沒
有
想
到
淡
水
缺
乏
的
嚴
重
問
題
。
所
有

的
糧
食
作
物
，
都
需
要
淡
水
的
灌
溉
。
水
源
的
缺
乏
，
意
味
㠥
將

來
的
糧
食
價
格
越
來
越
昂
貴
，
牛
肉
價
格
上
升
，
正
是
水
源
缺
乏

的
反
應
。

中
國
和
印
度
都
是
人
口
眾
多
的
國
家
，
這
兩
個
國
家
的
地
下
水

已
經
降
低
到
空
前
的
紀
錄
。
中
國
黃
河
以
北
的
大
城
市
，
基
本
上

都
缺
乏
淡
水
。
如
果
要
再
增
加
人
口
，
水
從
哪
裡
來
？

地
球
已
經
不
堪
人
口
增
長
的
壓
力
，
十
三
世
紀
的
時
候
，
全
世

界
約
有
三
點
七
億
人
。
截
至
二
○
一
三
年
一
月
四
日
，
全
世
界
有

七
十
點
五
七
億
人
。
二
○
一
一
年
，
世
界
人
口
增
長
率
約
為
百
分

之
一
點
一
。
預
計
二
○
四
○
年
前
，
世
界
人
口
將
達
到
八
十
億
。

二
○
五
○
年
世
界
人
口
將
大
約
在
七
十
五
億
至
一
百
零
五
億
之

間
，
取
決
於
出
生
率
下
降
的
速
度
。
中
國
如
果
鼓
勵
人
口
增
長
，

將
和
世
界
上
的
控
制
人
口
的
總
趨
勢
背
道
而
馳
，
並
且
會
更
快
衰
落
。

老
年
化
是
一
個
非
常
現
實
的
問
題
，
過
去
的
辦
法
就
是
鼓
勵
生
育
，
讓
更
多

工
作
人
口
承
擔
稅
務
支
出
，
養
活
老
人
。
這
是
一
個
惡
性
循
環
，
當
現
在
的
勞

動
人
口
老
化
的
時
候
，
又
以
鼓
勵
生
育
更
多
的
勞
動
人
口
，
地
球
哪
裡
有
那
麼

多
的
淡
水
資
源
？

新
的
辦
法
，
就
是
鼓
勵
減
少
吃
肉
，
鼓
勵
進
行
稅
務
制
度
和
社
會
保
障
的
改

革
，
並
且
延
長
退
休
的
年
齡
，
哪
一
個
國
家
改
革
得
快
，
就
可
以
保
持
在
強
國

的
地
位
。
現
在
中
國
，
要
求
工
人
和
幹
部
五
十
五
歲
就
下
崗
了
，
這
樣
只
會
加

劇
社
會
的
負
擔
，
加
劇
人
口
老
化
的
問
題
。
中
國
的
文
化
優
勢
，
就
是
重
視
家

庭
，
尊
重
老
人
，
凝
聚
力
特
別
強
。
如
果
家
庭
分
擔
一
部
分
供
養
父
母
的
責

任
，
政
府
的
開
支
就
會
大
大
減
少
。
西
方
社
會
的
文
化
不
供
養
父
母
，
只
會
大

大
加
重
政
府
的
負
擔
，
形
成
巨
大
的
財
政
和
債
務
危
機
。
這
就
是
中
國
和
西
方

世
界
競
爭
的
優
勢
。

鼓吹人口增長後果嚴重
范　舉

古今
談

我
很
榮
幸
獲
得
劇
評
人
曲
飛
先
生
的

邀
請
，
在
明
天
播
出
的
香
港
電
台
節
目

︽
演
藝
風
流
︾
擔
任
嘉
賓
，
與
他
和
另
外

兩
位
主
持
人
區
凱
聲
先
生
和
陳
國
慧
小

姐
一
起
談
話
劇
︽
中
式
英
語
︾。

︽
中
︾
劇
是
香
港
藝
術
節
的
節
目
之
一
，

是
美
籍
華
人
劇
作
家
黃
哲
倫
的
近
作
，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在
美
國
首
演
。
雖
然
黃
哲
倫
自
一

九
九
二
年
在
香
港
上
演
︽
蝴
蝶
君
︾
後
一
直

沒
有
再
在
香
港
劇
壇
出
現
，
但
觀
眾
依
然
沒

有
忘
記
這
名
曾
獲
東
尼
獎
和
普
立
茲
獎
的
華

裔
劇
作
家
，
他
的
︽
中
︾
劇
非
常
受
到
香
港

觀
眾
歡
迎
，
據
說
每
晚
的
氣
氛
都
很
好
。

此
劇
以
英
文
寫
成
，
黃
哲
倫
邀
請
了
香
港

著
名
編
劇
莊
梅
岩
小
姐
翻
譯
中
文
劇
本
。
那

年
莊
梅
岩
專
程
飛
到
美
國
，
並
逗
留
了
一
段

時
期
，
每
天
與
劇
組
一
起
排
練
，
精
心
提
煉

了
這
個
中
文
版
本
。
不
過
，
是
次
的
演
員
並

非
首
演
的
班
底
，
所
以
這
次
也
是
莊
梅
岩
首

趟
看
這
個
版
本
的
演
出
。

故
事
是
由
一
名
生
產
英
語
指
示
牌
的
美
國

人
走
進
貴
陽
市
，
希
望
藉
㠥
在
當
地
住
了
十

九
年
的
英
國
顧
問
的
協
助
下
贏
得
生
意
開

始
，
當
中
有
不
少
嘲
諷
當
地
官
員
的
陳
腔
濫

調
，
很
有
西
方
人
對
中
國
和
中
國
人
的
想

像
；
也
有
出
人
意
表
的
轉
折
，
叫
觀
眾
充
滿

好
奇
。
此
劇
計
算
很
準
確
，
尤
其
知
道
什
麼

時
候
要
有
笑
位
，
因
此
全
劇
都
令
觀
眾
看
得

興
奮
。
中
場
休
息
時
，
坐
在
我
身
後
的
外
籍

觀
眾
已
經
說
：I

am
loving

it!

對
我
來
說
，
︽
中
︾
劇
的
佈
景
才
是
令
我

說I
am

loving
it

的
對
象
，
無
論
是
飯
店
、
酒

店
房
間
、
會
客
室
等
的
設
計
都
是
非
常
逼
真
，
而
最
令

人
歎
為
觀
止
的
是
女
主
角
從
一
邊
的
酒
店
大
門
景
穿
梭

走
進
另
一
座
酒
店
電
梯
景
之
中
，
而
兩
座
景
正
在
分
別

旋
轉
㠥
。
換
句
話
說
，
技
術
人
員
和
演
員
對
時
間
的
拿

捏
非
常
到
位
，
不
然
就
會
大
出
岔
子
。
另
一
幕
令
人
目

瞪
口
呆
的
佈
景
則
出
現
在
最
後
一
幕
戲
，
瞬
息
間
舞
台

變
成
了
貴
陽
市
大
會
堂
的
舞
台
。
舞
台
上
插
滿
了
紅

旗
，
﹁
市
長
﹂
在
台
上
演
說
，
台
下
的
我
們
頓
時
變
成

臨
時
演
員
，
飾
演
貴
陽
市
民
。

讀
者
若
有
興
趣
知
道
我
們
四
人
對
︽
中
︾
劇
的
討

論
，
請
於
明
晚
八
時
至
九
時
收
聽
香
港
電
台
第
二
台
的

︽
演
藝
風
流
︾。

《演藝風流》談《中式英語》
小　蝶

演藝
蝶影

大
概
小
學
三
、
四
年
班
的
飯
㟜
往
事
，
在

母
親
去
年
年
中
辭
世
後
，
陳
年
景
象
眼
前
重

現
；
與
阿
媽
的
親
密
回
憶
，
一
大
部
分
與
食

事
相
連
。

平
常
星
期
天
午
餐
，
祖
父
一
般
晚
飯
才
回

來
，
父
親
是
節
慶
才
在
這
張
飯
桌
旁
出
現
！
平
常

的
生
活
就
是
祖
母
、
我
們
六
姐
弟
、
母
親
構
成
。

那
天
，
從
醫
務
所
聽
醫
療
報
告
回
來
，
阿
媽
一

言
不
發
，
大
家
沉
寂
拿
碗
筷
開
始
吃
飯
，
一
改
平

常
三
扒
兩
撥
，
姿
態
緩
慢
。

阿
媽
終
於
開
口
，
其
實
先
飲
泣
，
繼
而
痛
哭
，

我
們
嚇
窒
了
，
半
口
飯
菜
咽
下
去
不
是
，
吐
出
來

也
不
是
。
醫
生
告
訴
母
親
患
了
乳
癌⋯

⋯

癌
，
這

個
名
詞
我
們
不
陌
生
，
時
間
推
回
去
我
幼
稚
園
，

甚
至
更
早
，
外
祖
母
因
胃
癌
離
世
，
種
種
描
述
已

深
刻
成
為
我
們
姐
弟
成
長
一
部
分
︵
痛
心
是
，
三

姐
正
當
壯
年
女
兒
們
頗
嫩
時
先
走
，
二
姐
總
算
看

到
兩
名
兒
子
大
學
畢
業
，
二
人
分
別
因
胃
及
淋
巴

癌
離
世
！
︶

阿
媽
要
死
啦
！

趕
緊
將
含
在
口
中
的
飯
菜
咽
進
去
，
繼
而
嘩
嘩
啦
啦
跟
隨

姐
弟
們
痛
哭
，
記
憶
往
事
在
小
腦
袋
內
不
斷
翻
滾
：
阿
媽
打

遍
鄉
里
無
敵
手
之
圍
村
茶
果
，
年
尾
油
角
煎
堆
蘿
蔔
糕
年
糕

炒
米
餅
，
阿
爺
親
授
三
世
祖
酒
香
神
仙
鴨
，
只
此
一
家
。
阿

媽
妙
炒
燒
雞
飯
、
生
炒
糯
米
飯
、
北
風
呼
呼
早
餐
臘
味
排
骨

飯
，
紙
包
生
炒
鹽
焗
雞
，
自
家
田
養organic

梅
子
鵝
，
剛
殺

豬
下
水
及
第
粥
，
胡
椒
釀
豬
肚
，
補
腦
天
麻
炖
豬
腦
，
蕃
薯

芋
頭
糖
水
，
葛
薯
爽
菠
蘿
爽
蓮
藕
爽
，
酸
蘿
蔔
，
生
磨
花
生

糊
合
桃
糊
芝
麻
糊
腰
果
糊
，
蝦
米
粉
仔
，
自
家
拉
麵
，
自
種

指
天
椒
辣
鼓
油
，
鄉
土X

O

醬
，
寒
流
襲
港
合
家
溫
暖
打
邊
爐

⋯
⋯

啊
，
沒
完
沒
了
，
愈
想
愈
傷
心
，
這
邊
擔
心
阿
媽
，
那

邊
更
傷
心
擔
憂
家
中
自
此
失
美
食
，
哭
聲
震
天
！

這
心
連
心
牽
腸
掛
肚
的
阿
媽
食
事
，
隨
歲
月
時
光
流
逝
未

損
絲
毫
，
或
時
沉
思
傻
笑
，
又
或
與
阿
媽
分
享
，
母
子
相
視

大
笑⋯

⋯

都
長
大
了
，
我
們
或
遠
或
近
全
數
海
外
移
居
或
求

學
，
有
人
繞
㠥
地
球
走
了
一
圈
，
有
人
走
了
三
兩
圈
，
在
下

走
了
不
止
十
個
二
十
個
圈
。
阿
媽
也
曾
隨
㠥
我
們
或
獨
立
走

過
一
圈
又
一
圈
，
從
香
港
新
界
元
朗
的
那
個
老
鎮
古
村
，
這

小
小
的
一
方
鄉
土
，
在
過
去
和
今
天
依
然
是
我
們
世
界
中
心

的
一
圈
。

母
親
離
世
前
，
我
們
老
早
嘗
得
各
國
人
間
美
食
，
然
而
阿

媽
美
食
手
勢
始
終
最
貼
近
腸
肚
心
神
；
她
先
走
一
步
，
表
面

無
事
，
只
因
新
傷
未
覺
痛
。
稍
待
，
從
食
開
始
，
思
憶
母
親

情
緒
定
如
潮
水
漲
退
，
一
浪
接
一
浪
！

阿媽食事
鄧達智

此山
中

年年歲歲鬧元宵，歲歲年年味不同。在我度過
的六十五個元宵節中，最有味道的要數半個多世
紀以前在長江入海口南岸的故鄉農村。
點香插香。正月十四晚飯後，奶奶和母親就點

㠥一炷香，然後把香一根一根插到各個房間的牆
縫裡。當時我家有三間小平房，西間一隔為二，
南側為柴火灶兼餐廳，北側為奶奶、母親和我的
房間，中間是客堂，東邊一間是豬舍兼放農具和
雜物。由於我一出世就沒了父親，家裡窮，牆壁
內外都沒有用石灰粉刷，所以在磚縫中插香很容
易。為什麼要在家中插香呢？信佛的奶奶說，這
是為了驅邪祛病，保佑新的一年全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香火旺盛。
掛燈籠。在家裡插完香後，奶奶點上紅蠟燭，

插到燈籠的底座上，再把亮㠥的燈籠掛到屋簷

下。燈籠是從十里外的小鎮上買來的，並不是時
下流行的紅燈籠，而是黃色的。燈殼用竹片做
成，外面糊上用桐油浸泡過的黃紙。燈籠很小，
如同電影裡古代官府中巡夜打更的更夫手中提的
那種。掛燈籠既體現喜慶，也是為了驅邪避鬼保
平安。
地頭插香。睡覺前，奶奶再點上一炷香，分給

母親和我，一起到村南口我家那塊只有兩分大小
的土地上，向土地爺拱拱手，鞠個躬，把點㠥的
香插到地頭上，為的是驅趕蟲獸，祈求新的一年
老天保佑，風調雨順，減少蟲害，五穀豐登。
吃年糕。正月十五早上熬粥的時候，蒸上年

糕。家鄉的年糕不同於寧波年糕，只能蒸㠥吃不
能炒㠥吃。家鄉的年糕是用一半以上的江米摻上
好大米磨成粉，放在專用蒸籠中蒸出來的。待一

大圓塊年糕半乾不乾時，用刀切成長
條小塊，放在太陽下曬乾，放在瓦罐
罈子裡，元宵節的早晨拿出來蒸軟了
吃，以表達新的一年日子如芝麻開花
節節高的心願。
看踩高蹺。吃過早飯後，常常有高

橋隊和龍燈隊來到村裡。那時的高蹺
很簡陋，只是用兩根結實勻稱的木
桿，把兩塊小木板用鐵絲固定在木桿
下方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高度，製
成踏板，玩時把腳踩在木板上。我們
村裡沒有會踩高蹺，因為5戶人家只有
3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全都被徵入
志願軍，到朝鮮幫助打仗去了。到我
們村裡來踩高蹺的都是鄰村的農民。

玩得好的不僅把踏腳綁得很高，而且邊踩邊扭，
逗笑取樂，如履平地。看到別人玩得帶勁，我到
上小學後也用木棍綁了一副高蹺試㠥玩，但一騎
上去就摔下來。據說踩高蹺是古代人為了採摘樹
上的野果為食，給自己的腿上綁上兩根長棍而發
展起來的一種民間娛樂活動。早在公元前五百多
年前，高蹺已經流行。最早記載於《列子．說
符》：「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
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居其頸並馳並驅，弄
七劍，跌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長大以後才
體會到，踩㠥高蹺其實是將舞蹈和雜技有機融合
的一項民間藝術，像這樣既缺膽量及平衡感、又
少藝術細胞的我輩，豈能玩得轉？
看舞龍燈。舞龍燈用長江入海口南岸的鄉下上

海方言說，叫做「翻活龍段」。意為將活龍的身段
在地上翻滾。龍身用竹片支撐，外面裹上紅黃相
間似龍鱗的布。舞龍手一律穿上寬大的黃色服
裝，頭裹紅綢帶。舞龍時，隨㠥鑼鼓的節奏，龍
頭帶動龍身翻滾，龍尾跟㠥龍頭擺動。當時村裡
沒有一塊水泥地，舞龍就在泥土場地上。舞龍手
們全然不怕髒，就在泥巴地上翻滾，身上沾滿了
泥土，依然執㠥地表演，汗水濕透了衣衫也全然
不顧。龍是吉祥的象徵，村民通過舞龍燈看龍燈
表達祈求老天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心願是極為
虔誠的。我至今還記得，當時時家鄉農村的舞龍
燈是鄉裡的廟宇組織的，舞龍隊從廟宇始發，到
所轄各村舞完後回到廟宇，把龍燈保存在廟裡。
在文化生活貧乏的那個年代，舞龍隊能在元宵節
到各村巡迴舞龍，不僅增添了節日的喜慶氣氛，
也是遠離集鎮的村民一年一度才能在家門口享受
到的文化大餐。
吃湯圓。元宵節的中午，村裡家家都要吃湯

圓。湯圓比元宵大，用糯米粉做成，內包很多
餡。餡有甜的，也有鹹的。甜的一般有紅棗餡、
紅豆沙餡，鹹的一般是肉菜餡。糯米粉不是用機

器磨的，而是用石臼舂碎後用細篩子篩出來的，
做出的湯圓口感特別好。吃湯圓，在當時既是一
年中少有的改善生活，也意蘊㠥一家人團團圓
圓、平平安安。
故鄉農村的這些元宵習俗，到一九五八年開始

漸漸淡化。實行人民公社化以後，土地都入了
社，歸集體所有，連每人一分自留地都是集體
的，從此很少有人在元宵節到地頭插香了。到一
九六四年農村搞「四清」，一九六六年爆發「文化
大革命」，燒香拜佛被當作封建迷信和「四舊」予
以禁止，廟宇被關閉，連踩高蹺、舞龍燈這些元
宵節的民間文化活動也都停了下來。直到一九七
零年我從故鄉的一所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外地時，
村民喜聞樂見的那些元宵節習俗基本沒有恢復。
離開長江口，來到黃河邊的這座省城已經四十

二年了，一直沒有機會再回故鄉過元宵節。只是
聽說改革開放後，鄉裡的廟宇已經重建，香火很
強旺，踩高蹺、舞龍燈等元宵習俗得以傳承，民
間文化活動非常活躍。人老了喜歡懷舊，很想再
回到長江口的故鄉去，尋找兒時過元宵節的印
記，享受在新農村鬧元宵的樂趣。

在長江口過元宵節
■ 吃 湯

圓，寓意

一家人團

團圓圓。

網上圖片

■踩高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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